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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永康的那些缘
10月30日，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仙逝，享年94岁。
金庸与永康有诸多交集。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浙江省立二中组织学生南迁丽水，在该校就读的少年金庸曾因此路过永
康。回忆起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金庸说：“当时我们才十二三岁，每天要步行七八十里，风餐露宿，非常艰辛。走不动了，就唱支歌⋯⋯”
除此之外，永康人应忠良是他相交20年的老友，永康人卢敦基是他的学生，永康人编的《童谣大观》重版由他作序⋯⋯

应忠良，笔名梦柯，曾任浙江省海
宁市市长。1961年生，浙江永康芝英

人。公干之余，喜爱读书和舞文弄墨，

凡诗、词、散文、小说、书法、摄影及收藏

均有涉及。

应忠良习惯称金庸为查先生，他说

这样显得更加随和亲切。他们是多年

老友。“听闻查先生仙逝的消息，深感悲

痛与不舍。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悲

痛之余只能祝他一路走好，天国喜乐！”

“我对查先生的印象是儒雅、博学，

敏于思而讷于言。”应忠良说，他不仅是

文学大师，更是社会活动家，又是创办

《明报》的企业家，杰出的报人。他有一

颗赤子之心，桑梓情重。

应忠良记得很清楚，自己与金庸初

识在1994年4月上旬，“当时查先生回

乡探亲，我陪同他在黄龙饭店吃饭。”

这次相遇之后，应忠良与金庸有了

20多年的友谊。在原浙江大学党委书

记张浚生的主编下，《乡踪侠影——金

庸的30个人生片段》出版了。作为作

者之一，应忠良很熟悉金庸在浙江、浙

大的情况。

《乡踪侠影——金庸的30个人生

片段》是本亦图亦文的书——6万多

字，200余幅配照，时间横跨半个世纪，

有的是私人珍藏，有的是历史档案。“我

们的书从先生人生的几大阶段中，筛选

了30个与浙江有关的重要人生片段，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应忠良回忆，当时搜集到了许多珍

贵的照片，有的连先生自己也没想到。

比如目前他母亲留在世上唯一的一张

照片；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与同学的

合影；初中毕业照、小学、初中的毕业文

凭以及奖状等。

“我跟先生很有缘分。”1996年，应

忠良来到金庸的故乡海宁任职，在那里

当过几年市长。

“海宁人才辈出，也是查先生的故

乡，我们有义务与责任宣传，包括修复

他的故居。”1998年4月，应忠良与同

事带着金庸旧居的两套修复方案，去香

港公干时拜访了金庸。

“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们，他记性

很好，与我们回忆了旧居里的陈设细

节，比如第一进种的是桂花，第二进种

了芭蕉，还挂有康熙的题字等。回来

后，我们根据先生的意见，优化了修复

方案，并于2000年左右修复了旧居，现

在大家去海宁便可以看到。”

金庸与应忠良最后一次见面，约在

六七年前。当时，应忠良来到香港，“先

生专门与太太设宴请我们吃饭，我与女

儿，以及海宁的几位朋友一同前往。”

席间，金庸得知应忠良的散文集

《人间有味》出版在即，主动提出为其题

写书名。“先生常常会将自己的作品题

字并写上名字送给我，比如《书剑恩仇

录》《射雕英雄传》等。在给我女儿题字

时，他还会写上‘小妹’，这是他对我女

儿的称呼。”

查先生还曾为应忠良题写斋名“和

静轩”，为《传统伦理文化丛书》题写了

“厚德温仁，孝行天下”八个字。在赠予

应忠良的书中题写：家乡建设，有赖宏

图等寄语。

“查先生心胸豁达。”应忠良说，他

的父亲查枢卿在1950年开始的“镇反

运动”中被枪决，房产没收。后平反。

每当提起此事，查先生表示，这是特殊

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人入黄泉不能复

生，算了吧。

多年来，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查先生多次回故乡海宁游览观潮，探亲

访友，应忠良都予以陪同。查先生也邀

请应忠良参加他在杭州的“云松书舍”

动工、竣工与捐赠的仪式。每次见面，

查先生问得最多的是家乡怎么样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

应忠良：亦师亦友友谊深厚

1998年，应忠良（左一）与金庸研究旧居修复图。

卢敦基，浙江永康人，上世纪60年
代初生人。曾求学于金庸先生门下。

现供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第一次知晓先生小说
说起第一次知道金庸先生的武侠

小说，卢敦基说那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1981年，卢敦基与大学同学前往

黄山旅游。前座有一对年轻夫妻，男

的借了一册书后，就低头苦读，全然不

理旁边女伴的拉、扯、嗔、怒。他虽年

轻不谙情事，但也觉得男人有些过分，

好奇心起，立身张望，见书中有“陈家

洛”三字。

当时内地出版的文学书籍并不算

太多，卢敦基又性喜阅读，绝大多数书

一看内容即能知晓书名，但此书确实未

见过。待黄山归来，有同学神秘兮兮地

给他一册书，让他悄悄地看。

这是《书剑恩仇录》上册，作者为金

庸。卢敦基读了两三页，好比林黛玉读

《西厢记》，直觉“词藻警人，余香满

口”。读了七八十页后，“陈家洛”出现，

此时想起那个男人，他也不觉过分了。

第一次与先生见面
那是1997年的春天，金庸当时为

浙江大学中文系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该

系要举行一个仪式。由于卢敦基素喜

金庸，名声在外，被推举做发言。那日

气氛轻松，他就提了两个久思不解的问

题：

第一个问题是，先生的武侠小说，

情节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可以说是异想

天开，但又合情合理，极为吸引读者。

那么，这些情节是怎样写出来的？有人

说：先生写作，碰到写不下去的难关，便

召集众友，让大家谈情节发展的设想。

夜深人散，先生方才下笔，方法是避开

所有人的建议。请问先生是真的吗？

金庸听罢大笑：“那怎么可能？哈

哈哈哈⋯⋯”

卢敦基顿时明白，不由惭愧地笑

了。当然，真实情况他是很晚才知道

的：当时先生办报、经营、写作均亲自为

之，写作也只能每天在忙完诸多杂事后

匆匆动笔，很多时候是排字工人候在门

外，哪来这等的悠闲？好事者揣测之

词，也是意料中的事，但本不应该成为

吾辈粗通文学之人的问题啊。事后反

思，还是爱之太甚，转为迷惘所致。

至于第二个问题，卢敦基问得还算

内行，没有弄出笑话。两年后，卢敦基

的《金庸小说论》初稿写完。

最后一次会面
2003年，卢敦基有幸成为金庸先

生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研究

生。其间，先生多次来杭，经常在中午

休息后，在下榻的酒店咖啡厅找一张桌

子，与学生们聊上几个小时。或问学

业，或评时贤，抑或关心学生的生活。

2011年元月，卢敦基与一友人专

程赴香港拜见先生。先生在中环一酒

店设宴。那天，卢敦基觉得先生的身体

已不如往昔，见面时先生打招呼有些迟

钝，全不似原先的轻快灵动。但饭吃到

一半，先生重焕光辉，有问即答。那天

在场的还有先生家乡海宁市的领导，皆

为共同见证。先生座中还为卢敦基的

博士论文题字。

先生在卢敦基眼中为何许人物？

他借用晚清吴汝纶谈其恩师曾国藩的

一段话来说：

文正公之为人，非一世之人，千载

不常遇之人也。吾生乎千载之后，而

遥望千载之前有若人焉，吾不能与之

周旋也，吾心戚焉。吾生乎百载数十

载之后，而近在百载数十载之前有若

人焉，吾亦不能与之周旋也，犹之戚

焉。并吾世而生而有若人焉，无千载

百载数十载之相望，乃或限于形势，或

间阻于千里百里之远，吾仍不能与之

周旋也，吾心滋戚焉。若乃并吾世而

生，无千载百载数十载之相望，又且不

限于形势，不间阻乎千里百里之远，而

获亲接其人，朝夕其左右而与之周旋，

则其为幸也至矣。

这可高度概括为先生是千载难遇

之人。

卢敦基与金庸合影。

卢敦基：先生是千载难遇之人

□记者 舒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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